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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时空体理论视野下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 

 

张  静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初读《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很难在时间和空间的跳动中掌握作品主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

论为这种难度降低了系数，一方面对时空体的理解和掌握可以将文本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中进行解读，

另一方面利用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将故事情节放大或缩小，推动情节发展，突出人物形象，提高作品

价值和宗教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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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865—1941），俄国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最有影响

的诗人、作家、剧作家、宗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之一，俄罗斯白银时代象征派的代表性人

物，毕生都在思索着个人的超越和社会的理想归宿。他提出了象征主义的三大要素：神秘的

内容、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这一纲领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

（包括《叛教者尤里安》、《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彼得和阿列克塞》三个长篇）中。

这三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集大成之作，其成功之处也在于它远不是像多数传统小说那样按照

时间的自然流淌同相应的空间转换组织情节，顺应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阶段递进，

而是让故事在行进中既具有时间的间断性，亦具有艺术空间的空白性，也有因时空的分离、

穿插、交融所产生的瞬间饱满和膨胀，不经意间的缩聚和紧张。 

2 时空体理论的来源及功能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同理之下我们也可

以用这句话来佐证“小说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故事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

时间”等论断。“时空体”（chronotope）是希腊文 chronos（时间）+topos（空间）的合成

词。俄文译作“хронотоп”，中文也译作“时空集”、“时空型”、“赫罗诺托普”。在西

方哲学史上“如果说柏拉图是第一个专门致力于空间本身研究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那么亚

里士多德就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几乎全部时空问题，并从多方面进行细致分析和论证的伟

大学者。”（李烈炎 1988：130）而巴赫金则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小说时间形式的人，他巧妙

地将时空体概念移植到文学艺术当中，用时空体来分析文学作品。 

对话—复调理论、时空体理论、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学术研究的三大理论贡献，其中，

“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中心主题”，（托多洛夫 1998）关于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时空体理论在我国却很少被学者研究，甚至在白俄罗斯专门研究巴赫金的期刊《对话·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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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时空体》中也很少看到关于时空体的文章，连英国学者也认为，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

是很少被人探讨的课题”。1摒除掉外界对时空体理论评价，巴赫金本人指出，那些艺术上

有意义的（内容本身）因素并不就范于空间—时间上的界定，但与此同时，“任何一次向意

义域的进入，只有迈进时空体的门槛才能得以实现。”（哈利泽夫 2006：274）可见时间与

空间在文本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巴赫金阐述

了“时空体”这一术语的理论背景及其含义：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

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这一术语见之于数学科学中，源自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我们把时空体借用到文学理论中来，几乎是作为一种比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

术语表示的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我

们不涉及其他文化领域中的时空体）。（巴赫金 1998a：274） 

可见，“相对论”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重要依据。1905 年，爱因斯坦发表论文《论

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即《特殊相对论》（或称《狭义相对论》）。论文中，爱因斯坦指

出：“必须彻底抛弃绝对空间，必须彻底抛弃绝对时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通过《相对

论》证明：空间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空间；时间是相对的，时间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 

巴赫金的时空体不仅仅源自“相对论”，在小说《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

史诗学概述》中的注释里巴赫金曾经表示，他的时空体概念的灵感还来自康德和乌赫托姆斯

基。康德的时空观认为时空是认识的普遍形式，但时间和空间都要受到经验制约，总是以先

验感性作为出发点来认识时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美学》里，他指出空间和时

间是任何认识都不可或缺的形式，具有“先验的”的特性。巴赫金受乌赫托姆斯基的影响，

摒弃了康德的“先验形式”，“巴赫金不同于康德之处在于他强调在时空分析中，时间和空

间不是先验的，而是眼前现实的形式。”（Bernhard F.Scholz 2002） 

巴赫金认为：文学上的时间和空间是在一个被认知的整体中融合在一起的。这其中有时

间的空间化，即时间凝聚成空间艺术上可见的东西；也有空间在时间中的体现，即空间由于

趋向紧张而卷入历史、时间或者情节当中。时空体的特征就是时间与空间在不同意义和层面

上的交叉与融合。（巴赫金 1998：274—275）时空体表示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

适应所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时间和空间相互结合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

模式。（田右英 2008：2）时空体的基本功能有以下几类：决定体裁和体裁类别；刻画人物

形象；组织情节；价值意义。 

巴赫金曾说过：“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接了当地说，体裁和体

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巴赫金 1998：275）他认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体裁

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体裁“是以特定的形式对世界作出的观察和思考”，拥有十分重要

的“象征性概括力量”。（巴赫金 1998b：368）作品要架构在一定的体裁上才有存在的价

值，可以说，时空体的分析是体裁分析的基础和具体体现，时空体决定了体裁的类型和变体，

也主导了作品方向。 

时空体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时空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

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是人物形象通常带有时空化特点，时空与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乔小玉 2008：11）“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

具体的整体中”。（巴赫金 1998a：274—275）因此，人物形象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架下被

塑造出来的，“任何的一个文学形象，都具有时空体的性质”，（巴赫金 1998a：452）即

人物必然带有某种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但也在时间与空间坐标系中占据重要的横向与纵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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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情节上，由于文学作品中的事件或者情节的发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故情节事件

在时空体中得到具体化。大的时空体可以作为整部作品的结构和内容中心，小的时空体例如

“城堡”、“沙龙客厅”、“小省城”又可以成为作品某一部分的主要场景和时段。（乔小

玉 2008：11）这些大或者小的时空体交错编织在作品中，影响着故事的发展，使时空体也

超脱理论本身体现出情节建构意义。 

从价值意义上看，“巴赫金把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作为一个价值层面的整体，凸现

的是各个时空环境中人们的价值认同。”（秦勇 2004：22）文学作品中主题、人物、情节

被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体现应有的价值，同一个时间空间中又包含不同的主题、不同

的人物、不同的情节，无论包含与被包含的角色如何互换，都要要符合历史、文化、习俗、

环境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满足人们的价值认同。 

巴赫金第一个在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引入“时空体”理论，确定了“时空体”理论中时间

的主导性地位，并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时间“空间化”的特征。（江珊 2003：39）

透过巴赫金为我们提供的时空体理论视角去分析《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时，无论时间如何

间断或者快进，空间如何切换或者出现空白，由时空理论得到的艺术效果让三部曲结构更加

立体、内容更加饱满。 

3 对《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空体解读 

3.1 教堂时空体 

宗教的神秘色彩是俄罗斯文学中象征主义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否定资产阶级平庸生活，

批判道德原则没落腐朽上反映了末世情绪中的精神危机，体现了历史变革到来前的某些预

感，梅列日科夫斯基将这些预感置于教堂时空体中表现，既是对基督教衰落的巧妙嘲讽，也

是对探索未来新基督教必要性的衬托。 

教堂里时间和空间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其中的人对时空有固有的依附性、妥协性。教

堂里的时间是缓慢、单一流动的，教堂里的空间是局限、单一呈现的，教堂对于来到这里的

谦恭的人们有着强大的磁力，缓慢的时间进程和局限的空间使人们身上毫无生机和活力可

言，似乎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散发着畏惧感，处处是掩盖不住的压抑，空气中都弥漫着神

香、蜡烛、神灯的油烟和病人呼吸的浓重气味。人们认为到达这里就有接近上帝的可能，只

要足够虔诚，上帝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帮助苦难的自己达成愿望，或者为疾病缠身的亲友

消除魔鬼的折磨重获健康体魄。于是一些瘸子、瞎子、体虚者、像老人一样拄着拐棍的孩子、

精神病患者、痴呆者——一个个面色苍白、眼皮红肿、表情麻木、神色绝望、内心驯服的人

走进教堂。在教堂这个时空体中尽管时间不是静止的，历史也没有因为这个地点的特殊而停

止前进的脚步，但是这个空间中的人物语言，祈求愿望，精神主题常常是循环往复的，在这

里人们唯一的行动意识，就是用心和上帝沟通，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的恩慈，以谦恭驯服

的姿态向上帝哀求以获得怜悯之心，企图在上帝被自己的真诚感化的那一刻消除痛苦和不平

等，除此之外的一切行动都是多余的、徒劳的、毫无意义的。 

3.1.1《叛教者尤里安》中的教堂时空体 

《叛教者尤里安》中，尤里安在读经台上诵读《启示录》后，“教堂里笼罩一片寂静；

被惊呆的人群里只能听到沉重的叹息、头部磕绊石板的声音和癫僧身上的铁链哗哗声：‘主

哇！主哇！给我眼泪吧，给我怜悯吧，给我死亡的记忆吧。’”（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

22）此刻虽然尤里安身在教堂，也履行着教堂的一切要求进行诵读，但是，无论是《启示录》

中不断重复的预言，还是眼前的场景，都不被尤里安的内心所接受，这个时间点在尤里安的

坐标系中对应两个空间体，一个是他身体所处的空间，这里的肢体动作是表演出来的，仅供

欣赏；另一个是他的内心空间，是最真实没有戒备的空间：此刻他关注的是一具基督教初期

的棺材上面刻着的好牧羊人，他觉得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好牧羊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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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赤脚少年，好牧羊人的形象向着无限的远方飞去”（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23）尤里安

的心随之收缩了，他幼小的心灵中清楚的记得，“弑兄者（君士坦提乌斯大帝——笔者注）

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迈过 7具尸体，这一切又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名义进行的。”（梅

列日科夫斯基 2002a：11）尤里安从那时起便认为基督教不过是替杀人凶手挡除罪恶的盾牌

下假仁假义的宗教，好牧羊人早已带着基督的灵魂飞走，眼前剩下的不过是基督教的腐朽残

余，尤里安从心里否定基督教，而他作为多神教的酝酿力量，是基督教与多神教在未来融合

的暗示，这里为情节的高潮点做下铺垫，使后续发展在跌宕起伏中带着理所应当，情节在行

进中带着变化，变化中带着张力。两个空间叠加在尤里安肉体上，此刻尤里安这个人物是承

载着两个空间体的第三空间，这个形象在纵向的层次上更加有深度，人物也更加复杂、活灵

活现，主人公地位得到时空体理论上的绝对支持和巩固，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叛教者尤里安》中的教堂时空体里致力于揭露当时社会主流基督教

下人们的愚昧、迷信、茫然，对基督教教徒中间的相互污蔑、栽赃、陷害等一系列以基督教

名义进行的变态行为进行有力抨击，在憧憬未来新基督教完满幸福时代降临的道路上，选择

了尤里安作为唤醒多神教的代表，因为“根据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基督就隐藏在多神教

之中。”（А.В.Лавров 2000：13） 

3.1.2 《列奥纳多·达·芬奇》中的教堂时空体 

对大多数人来说，教堂是具有神圣性的空间体，里面分分秒秒都意义非凡，但是对于列

奥纳多·达·芬奇来说，教堂就是一个建筑，流动的时间不会因为教堂这个空间而对列奥纳

多·达·芬奇产生特别的意义。将时间与空间定格，放大列奥纳多·达·芬奇眼中呈现的教

堂不过是由瓦盖的颜色、主体墙面、窗户的位置、门顶的布局、台阶的设计等等构成的一件

艺术品，他深知这些砖砖瓦瓦的材质、高度、重量甚至密度，绝不认为这样的一个建筑有丝

毫的魔力，也不认为进入这个空间就能更接近上帝，列奥纳多·达·芬奇带着数学的精确性

精神是不允许自己犯起这种糊涂的，所以他从来不去教堂进行任何形式的祷告，大家称他为

反基督，是与魔鬼签约出卖了灵魂的人。 

贝特拉菲奥在大教堂里听着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的布道，想起了自己的傲视和世

俗哲学，想要离开贝内德托和献身列奥纳多危险的反上帝的愿望。贝特拉菲奥完全融入到了

这个空间中的时间里，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的每字每句都牵动着他的思想，但是当他

抬起泪流满面的脸，看见不远处的达·芬奇，“画家背靠着圆柱站在那里，右手拿着他那本

永远不离身的笔记本，左手在画着，有时向布道坛投去一瞥，可能是想要再一次看看布道者

的头。”（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b：30）贝特拉菲奥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同处一个空间中，

听着相同的布道，时间征服了以贝特拉菲奥为代表的几乎整个人群，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修

士的言论中，人们开始害怕，不停的祈祷，承认自己在天主面前犯了错，祈求上帝的宽恕；

而“列奥纳多虽然站在由于惊恐而失去理智的人群中间，却跟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只有他

一个人保持着完全的平静。他是一个习惯于专心致志和精确的人，他那双冷漠的浅灰色的眼

睛、两片紧闭的薄嘴唇流露出来的不是讥笑，而是一种好奇，跟他用数学器具测量阿佛罗狄

忒的躯体时表现出来的一样。”（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b：30）在教堂这个场景中，列奥纳

多·达·芬奇看到的是布道者由于自我折磨表现出的疲惫不堪的脸。 

在教堂时空体中，列奥纳多·达·芬奇和周围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达·芬奇善于理

智地控制情绪客观地潜心于对事物的研究，他外表沉着，内心清透，不为思想设定边界，不

为他人刻意伪装，勇于在精神世界的浩瀚无疆中窥探一切知识的真谛。他有自己的信仰，有

自己的基督，便也有自己崇拜的方式，在一切“自己”的形式下，他便成了一个独特的时空

体，而且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独立于教堂时空体的个体时空体，他的世界里没有别人，所以

他从不在意来自外界的捕风捉影式的评论，他的世界别人不愿进入，因为那是反基督的，于

是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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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彼得和阿列克塞》中的教堂时空体 

彼得一世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是“反基督”化身。彼得废除宗主教职务，让圣主教公

会来管理宗教事务，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在俄国的专制统治地位，实际上是把教会变成了其维

护统治的工具，从而大大强化了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以皇太子为代表的大众认为彼得践踏

了东正教信仰和教会，是彼得使圣地变成一片荒凉，因此是反基督。 

“彼得堡地区一座很穷的教堂宣布说，圣母像流出眼泪，这预示着大难临头，甚至新建

的城市要彻底毁灭。”（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31）教堂的特殊神圣性决定着其中发生事

件的重要性，“彼得从费多斯卡嘴里听到这件事之后，立即就到那座教堂去了”，“察看了

圣象，发现了骗局。”（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31）这个教堂时空体中发生的情节极其简

单，而主人公在行为上表现的十分与众不同：在世纪末情绪笼罩的氛围下，教堂里圣母像流

了眼泪，是圣母对贫困无助的百姓表现出的怜悯之情，这意味着黑暗、毁灭、死亡的即将降

临，人们应该匍匐在圣象面前检讨自己在生活中的德行、在思想上的品行和在虔诚度上的修

行，祈求上帝的宽恕，赦免一切罪过，免除所有疾苦，重新挽回沉睡的理想天国；但是彼得

显然是“站着”走到了圣象面前，对圣象做了仔细的检查，向大家讲解圣象流眼泪的原因，

当众做了实验，宣布这是个骗局。彼得平静而大胆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人人都感到

奇怪，几乎是惊恐地望着他。 

梅列日科夫斯基否定的显然是基督教中人造神启现象，即基督教发展中出现的片面曲解

化，将大众玩弄在个别人手中，混淆真假，利用人们对圣象的崇拜，而故意在圣象上做手脚，

以此消除世人对假象的怀疑，借机散布末世谣言，颠覆基督教本真。而彼得身上那股强势力

量，不妥协的倔强，使他时刻走在前面占据主导者地位，教会既然是他统治力量的工具，那

么教堂这个空间也自然在他力量控制范围内，他以众人皆醉他独醒的姿态拒绝伪上帝现象，

“打破”教堂时空体中弥漫的盲信，俨然成为了否定谎言的正面揭穿者。 

3.2 宫廷时空体 

宫廷是一个气魄宏大的空间，能够进入到宫廷这个空间的人物似乎都具有高贵的气质、

卓越的能力、显赫的身份、非凡的功绩，因此单单在空间这一个层面上，宫廷就明显优越于

其它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宫廷里也充满着政治大事、生活琐事，如出生与死亡、饮

食与装扮、亲情与爱情等等。 

3.2.1 《叛教者尤里安》中的宫廷时空体 

以尤里安的人生为轴线提炼出相应的宫廷空间，不同的宫廷时空体记录的是尤里安不同

时期命运的跌落起伏。他出现在宫廷中的每一段时间都在宫廷的空间上凝聚成一点，一个点

就是一个转折。 

尤里安成为孤儿后被带到马萨鲁姆城堡，这里从前是卡帕多细亚历代国王的宫殿，巨大

的寝宫非常的昏暗。这时的尤里安年方十岁，睡觉要睡在硬板床上，光秃秃的木板上也只铺

着一张豹皮而已。“漆黑的穹窿里可以听到蝙蝠迅速煽动翅膀的声音”，尤里安喊道“奶娘，

我害怕，别把灯拿走。”（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8）处于这个时空中的尤里安是躁动不

安的，每天听奶娘讲述当年的宫廷血腥史，不停地在头脑中想象着父亲遇害时宫中种种见不

得人的勾当。时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总是前进的异常缓慢，主人公每天在空旷、阴冷、潮湿的

空间中挨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在君士坦提乌斯大帝的皇宫里，“尤里安的堂兄宽宏地把自己的一只手伸到他的嘴边。

尤里安触及一下这只手，这只手沾着他父亲的、他哥哥的——所有亲人的鲜血。”（梅列日

科夫斯基 2002a：102）尤里安愤恨这个刽子手，“他紧握着藏在衣服底下的匕首的把柄。”

（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102）这个时空之中，对峙着两股强流：一股来自君士坦提乌斯，

这股强流拥有绝对的势力，他如今坐在高座之上，内心有高傲、自喜、说不出的得意；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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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来自尤里安，这股强流的力量来自内心的愤恨，面对这个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堂兄，不仅要

对他卑躬屈膝，还要请求他的宽宏大量，“尤里安觉得憎恶这一切。”（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

102）这两股强流在空间中周旋、敌对，彼此容不下对方，应该感谢皇后在丈夫耳边为尤里

安的求情，尤里安侥幸得生。 

宫廷犹如作者借给尤里安的一个背景。从他童年为了求得生存不得已而学习基督教到长

大后为了保护自己免于杀害而以信仰基督的方法伪装自己，一路以来，他艰辛地在大家面前

迎合着他深深鄙视的基督教，他的迎合顺应了当时的宗教发展大方向，使得他冲破万险，不

仅没有被杀害还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尤里安以皇帝的身份在宫廷之中唯我独尊，千万人匍

匐在他脚下之时，他想借助自己的地位重新举起多神教的大旗，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人的独

角戏。梅列日科夫斯基想以此说明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已经是基督教大旗当道的时代，古希

腊文化的逝去也已经是木已成舟的事实，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力量都不足以更改历史发展

的必然，时间与空间的盘绕关系决定了空间不可能挣脱时间赋予尤里安逆历史的可能，尤里

安没有这个力量，登上皇帝宝座的尤里安也没有这个力量，他注定要扮演一个生不逢时的英

雄，他的革新注定是枉然，他的灭亡注定是必然。 

3.2.2《列奥纳多·达·芬奇》中的宫廷时空体 

达芬奇是个孤独的人，作品中他活跃的空间有两个：一个是家，另一个是宫廷。家里的

人屈指可数，其中尚有怀疑和背叛他的学生，宫廷空间内人山人海，他之所以能够出入，全

凭他的才学。《列奥纳多·达·芬奇》中的宫廷作为一个时空体因为主人的不同而变化着，

但一切变化在达芬奇眼里都等同于静止，宫廷不过是他用才华兑换生存和创作所需的地方。 

“这个奇怪的与大家迥然不同的客人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好像一个幽灵，重新消失在漆

黑的如地狱一般的夜幕之中，任何人都不再提他了。”（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b：496）达

芬奇只是宫廷这个空间中的一个过客，来去匆匆，他不主动巴结权贵，也不夺取任何关注，

每次进入皇宫，虽然身在其中，心里却属于另一个世界，他凡事追求完美，追求真理，以一

位学者的严谨态度对待生活中遇到的各个细节，从不因为宫廷这个时空的存在而出现在这个

时空之中，他每次的出现都以一种战斗的姿态表现出与这个时空中人的绝对不同。 

达·芬奇比基督徒表现出了更多的虔诚和专一，只不过他爱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科学；

宫廷中的人比他更表现出对基督的爱，但实际上爱的是基督教带给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封官

加爵提供的条件。在宫廷这个大的时空之下达芬奇孤军作战着，与周围的人形成强烈对比。

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正是借助宫廷时空体，为达·芬奇提供了两

个舞台，一个是能将达·芬奇的发明付诸实践的舞台；另一个是芬奇身上对与错、善与恶正

面发生碰撞的舞台：虽然宫廷的主人几经更换，但是达·芬奇并不在乎主人的势力立场，他

无心作恶，但也从不关心他的发明是否在帮助恶势力纵横。梅列日科夫斯基将自己的宗教哲

学思想体现在文本中包括宫廷时空体在内的各个角落，使得宫廷时空体有了某种超越时空体

限制的宗教探索意义。 

3.2.3《彼得和阿列克塞》中的宫廷时空体 

玛尔法皇后是彼得的同父异母哥哥——前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的寡妻，丈夫

死后的三十三年来她一直过着幽禁的生活，闭门不出，不和任何人往来。文中有一段文字这

样描写她的寝宫： 

“她从自己家的窗中恍惚见到的彼得堡——摸泥的建筑物、按照荷兰和普鲁士风格建造

的尖顶教堂、往来航行着快速帆艇的涅瓦河、水渠——这一切，她觉得是一场可怕的荒诞的

梦。她想象自己是住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里，住在绣楼里，往窗外一看就能见到钟王“大伊

万”。可是她从来也没有往外看过，因为害怕白天的阳光。她的木屋永远是黑暗的，垂挂着

窗帘。”（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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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玛尔法皇后黑木屋中的窗帘，将这里的时间停止，一切都按照沙皇阿列克塞·米哈

伊洛维奇的那个年代一动不动地保存下来，窗帘里面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俄国记忆，窗帘外面

是彼得革新后崭新的俄国。“阿列克塞走进玛尔法皇后的府邸，在黑暗的木质通道、门厅和

贮藏室里，在楼梯上走了很长时间。处处散发着焦油、破旧衣服和家什的气味，这些东西好

像是长期覆盖着灰尘并已腐烂多年。”（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61） 

作者将玛尔法皇后住所与窗外的新气象做对比，利用时间相同的两个空间突出彼得改革

后彼得堡的活力景象，暗指旧势力的顽固不化、不肯接受新事物，甚至不愿打开窗向外看一

眼。玛尔法皇后可以不接受窗外的光明，但是她无法抵抗强射进来的光线——窗外生机盎然

的彼得堡之光，透过玛尔法皇后窗帘的缝隙带给整间黑暗屋子以光明，这里的光象征着革新

——必然能够成为穿透旧势力的武器，这样的描写富有深意且韵味无穷。 

3.3 《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之沙龙时空体 

巴赫金曾这样论述沙龙时空体：“从情节和布局观点看，在这里实现了人们的相会，故

事的纠葛也在这里开始，也时常在这里结束。……在这里出现了对小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话，

揭示出了主人公的各种性格，思想和欲念。”（巴赫金 1998a：448）《基督和反基督》三

部作品中的叙事展开、人物心理以及作者和主人公思想的呈现都是在一个个人物交汇、思想

碰撞的奇异时空中得以完成的。 

3.3.1《叛教者尤里安》中的沙龙时空体 

《叛教者尤里安》中沙龙展开地点或是城外海滨、郊区、深秋的树林，或是书房、某个

神秘大厅，总之空间无论是开阔的还是封闭的，其统一特点都是安静的，谈话通常是非公开

性的，体现出尤里安对宗教信仰的困惑，他曾问马克西穆斯“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像神祇们那

样轻松愉快？那种生活可是让埃拉多斯的男儿各个都那么美丽和快乐！”（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160）尤里安认为多神教那些看得见的雕像更真实，更值得信赖，他似乎能够感受到

奥林匹斯众神令人炫目的美和强大的精神活力，马克西穆斯扮演着尤里安导师的角色，“告

诉我你要靠着什么战胜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诸神的力量——美与欢乐。”（梅列

日科夫斯基 2002a：160）正是在这些神祇身上尤里安找到了反叛力量。 

在死亡即将到来之际，梅列日科夫斯基为尤里安组织了一场自白式的沙龙，这场时空体

中，尤里安是看得见的参与人，同时参与的还有看不见的加利利人和诸神，这样的安排符合

人与神的差异性、疏离性、地理空间有别性、交流方式特殊性，“我要弃绝你们，就像你们

弃绝我一样……我独自一人反对你们，奥林匹斯的阴魂”（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217）

对基督教的无奈和复杂的感情折磨着他，在濒死的呓语中他叨念着：“……加利利人，我关

你什么事？你的爱——比死亡还可怕。你的担子是最沉重的担子，我曾经多么爱你，好牧羊

人，只爱你……不，不对！”（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a：288）空间像是突然做出了短暂的

静止一般，时间虽然一如既往的行进着但却剧烈浓缩，这场沙龙进行的时间很短，却总结了

尤里安的一生：尤里安的痛苦和毁灭是因为他苦苦追寻，却没有真正领会宗教的奥秘，他毁

灭了，成了大家眼中的反基督。在这个时候，他似乎对那模糊的神秘力量有所领悟。梅列日

科夫斯基作品中的对话艺术被放大，主人公聚焦在时间细化空间不变的时空体中，时间的行

进展示的是潜藏的主人公内心世界和精神活动，可惜，这一刻开始尤里安时空坐标系出现的

是再无起伏的直线，犹如失去体征的心电图一样，生命随之终结。 

3.3.2《列奥纳多·达芬奇》中的沙龙时空体 

乔万尼在进入达芬奇画室作学徒后，经常与塞萨尔偷偷去小酒馆议论老师，乔万尼的精

神本来就因为达芬奇的同貌人而愈加痛苦，几乎被撕裂，而塞萨尔对老师的谩骂，甚至是诽

谤中伤又一次次地加剧乔万尼的精神压力，“塞萨尔的这番话使我的心灵充满惊恐不安”（梅

列日科夫斯基 2002b：31）他开始对这些明显夸大的恶意语言半信半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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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他终于说道，“我听说，您的堂兄列奥纳多·达·芬奇先生好像是

有时招收徒弟进入自己的画室。我早就想要……” 

——“既然你愿意，”安东尼奥打断他的话头，不高兴地说，“乔万尼，既然你愿意毁

掉自己的灵魂，那你就去找列奥纳多吧。” 

他朝着天上仰起脸来，引用了萨沃纳罗拉最近一次布道时说的话： 

“时代的智慧，在主看来是愚蠢。我们了解这些学者：他们都将要住进撒旦的房子里去！”

（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b：7） 

安东尼奥似乎在用萨沃纳罗拉的话来提升自己对一切真理了如指掌的程度，可是圣经上

耶稣曾经教训门徒——“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摩根 

2001）安东尼奥显然忘记了这句话，没有按照圣经上耶稣的教诲规范自己的行为。 

通过沙龙时空体，时间的推进与空间中人物产生的变化，透过语言的面纱作者清楚的将

沙龙参与者的宗教信仰和他们谈及的、他们眼中的达芬奇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外围视角看

达·芬奇的亲人、学生对达·芬奇的评价和怀疑，试着了解人们推开达·芬奇的理由。 

3.3.3《彼得和阿列克塞》中的沙龙时空体 

《彼得和阿列克塞》中以沙龙形式出现的时空体并不少见，维护真理的争论、对利益的

诡辩、父与子的对话等等，最有新意的当属彼得饮宴会上的沙龙时空体。 

英明狡猾的彼得喜欢将皇太子和各级大臣、元老召集在一起，举行大型的宴会，宴会开

始前，每个人要轮流向他行大鞠躬礼，吻他的手，一口喝掉一大勺胡椒酒。宴会开始后被偷

偷掺了伏特加的葡萄酒使人们醉的更快了，一些人开始拥抱亲吻，另一些人开始争吵，一些

首席大臣和元老院成员们相互揭发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勾当。 

“彼得有一个习惯：当大家已经喝醉的时候，便下令在门前设双岗，不准放任何人出去；”

（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82）宴会被人为地设置成了封闭的与外界想隔绝的空间，“沙皇

海量，不管喝多少，从来不醉，这时故意和自己的近臣争吵，挑逗他们；从醉汉们的对话中

往往能了解到用别的方式所无法了解的事情。”（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82）彼得有意地

制造氛围，为大家安排这种宴会，其目的就是坐山观虎斗，看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在酒精

的麻痹下蜕去虚伪、不真实的面纱，相互辱骂、厮打、拆穿阴谋，俨然形成了一个醉酒沙龙，

在这个密闭空间中不自觉地进行着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他们彼此攻击的语言或者那些见不

得人勾当后的窃喜都被彼得仔细度量着，“谚云：小偷吵架，农民见到赃物。宴会成了审讯

会。”（梅列日科夫斯基 2002c：82）彼得用这种方式检验身边的人，让他们自我审讯给彼

得看。而这场你一言我一语，多人杂语，彼此独立，互无关联、七嘴八舌的混论对话，就是

我们所指的沙龙时空体。 

对于彼得来说，沙龙时空体中丰富的语言较量、肢体冲突、忧伤哀怨、喜极而泣、哈哈

大笑是各色人物心理的折射，有助于彼得了解身边人的真面目；对于作者来说，将各色人物

聚集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中，据理力争，相互倾诉自己的苦衷，强调不被别人认可的理由，

有利于通过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摸索矛盾、争辩的根源；对于读者来说，孰是孰非，在时间与

空间的视听盛宴中去分辨无疑是生动、可靠的。 

4 结束语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视角。三部作品

之间、章节之间时间距离长短不一，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时间立体感，为小说注入了活力，时

间的截点又将叙事在穿插和迂回中保持完整，时间的弹性节奏使文本的叙事进度收放自如，

文本结构松弛有度。在三部长篇小说时间和空间的环扣中，不同时空体架构在一定的生活背

景上，主人公在相应不同的时空体中得到背景氛围的衬托，强烈凸显了文本的内涵。三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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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本中的时间与空间不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交错缠绕形成一种新的维度。梅列日科夫斯

基在准确把握作品结构中心的同时，又灵巧利落地完成了时空转换，空间犹如一颗颗棋子，

看似零乱，却遵循着一定的逻辑规则分布着，空间立体感油然而生。 

 

附注： 

1 肯·赫希科普、谢泼德主编. 巴赫金与文化理论[M]，曼彻斯特，1989.转引自瓦·利涅茨基. 《反巴赫

金》——一本研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佳作. 圣彼得堡. 1994.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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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and Antichrist Trilogy in the View of Bakhtin’s Chronotope 

 

Zhang J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get the gist of the trilogy Christ and Antichrist at first, because of the irregular 

form of time and space. The theory of Bakhtin's chronotope helps us understand: on the one hand, the 

grasp of time-space theory can put the text into time-space coordinate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ivisibility of time and space makes it easy to enlarge or lessen the story, drive the plot to advance, 

highlight characters, and improve both the value of work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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